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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回第三十六回  玉殿虛無野寺中玉殿虛無野寺中

　　老婦人正是黛薇夫人，她頭上受了重擊，湯姆幫著衣紅把夫人扶到床上。衣紅略知一點按摩術，握著老婦的手，在她的合谷穴

上用力捏揉。不多時，老婦便悠悠醒來。一見衣紅，大吃一驚，掙扎著想要起身，卻覺得頭痛如刀割，只好又躺下來。　　衣紅

說：「妳好好休養，兩個壞人已經逃走了。」

　　老婦問：「妳是誰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叫衣紅，湯姆妳是認識的，那位叫左非右，還有兩位追壞人去了。」

　　老婦環顧室內一片凌亂，傷心地說：「我完了，他們怎能這樣對我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應該到城裡住，那裡安全些。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那裡不是人住的地方！一個人只有十平方公尺！我這麼多珠寶往哪兒放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可以交給當局代為保管呀！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休想！不論死活，我都要和我的珠寶在一起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如果我們來晚一點，妳就如願了！」

　　這時文祥和風不懼也回來了，文祥說：「我們走吧！納金高從海底逃走了。杏娃說問題很嚴重，我們得趕回去和黑隊長商量。

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黛薇夫人可能有腦震盪，要送到醫院去。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我不去！我寧願死在這裡。」

　　湯姆這時又蹲在地上，把寶石一粒一粒撿起來。老婦見了，扎掙著起身，叱道：「湯姆，不許動我的寶石！少了一粒我要你的

命！」

　　湯姆站起身來，把手上的寶石往地上一扔，忿忿地說：「誰稀罕了？衣紅家裡遍地都是！我不過看妳病了，好心幫妳收拾而

已！」

　　老婦看了衣紅一眼，說：「不用你幫忙，你們都給我坐下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既然妳不願離開，那我們先走了！」

　　老婦怒道：「我沒叫你們走！誰都不許離開！」說時，似有重物落地，震得粉石紛紛剝離：「就是你們衝進來，害得我來不及

把納金高困住。現在所有的出口我都下了千斤墜，要逃是休想，要活命就得聽我的！」

　　衣紅忙用指語，叫杏娃轉告大家：「她有輕微腦震盪，不要刺激她。先等一下，我有法子脫身！」

　　文祥只好找個地方坐下，左非右不肯坐，踱到隔壁房間，他東摸西探，發現了一套高功率的無線電設備。那種設備在世紀初是

號稱「香腸族」人的最愛，專用來與同好通訊聯絡。想不到這裡也有一台，看起來還能運作，這個高貴的老婦人竟然也好此道。

　　老婦說：「我冰箱裡有吃的，你們自己去拿。」

　　風不懼想上洗手間，他四處找尋不得，便又回來，問老婦人道：「請問妳這裡有沒有盥洗室？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到外間去！我這裡不容臭男人糟蹋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妳為什麼不許我們這些臭男人離開？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我正在考慮，打算把衣紅留下來作伴。至於你們四個臭男人，看你們壯壯的，說不定可以賣個好價錢。」

　　左非右在隔壁聽到了，回道：「別為我擔心，我只有五十公斤，不值錢！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我看得出來，要她一個人留下來，不大容易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妳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　　老婦惡狠狠地說：「你住口！這樣叫我怎麼想？」

　　衣紅溫柔地說：「不用想了，我留下來就是！」

　　老婦詫道：「真的嗎？妳為什麼肯留下來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為了這些寶石呀！我做夢都離不開寶石。妳看看，什麼祖母綠喲、貓眼石喲、橄欖石、藍寶石、紅寶石……都是真
的，伸手可及，我怎麼捨得離開？」

　　老婦笑了：「可惜那三百克拉的鑽石被壞人搶走了，要不然亮晶晶的，更可愛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沒關係，那些鑽石遲早會回來的！」

　　老婦笑得把衣紅攬進懷裡：「傻孩子，鑽石是不認主人的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管它認不認，以往，縱使在蘊藏量豐富的礦場中，採一．一九克拉鑽石要清理九千五百萬磅的物質……」
　　老婦臉上光輝一閃：「其實也沒那麼多，尤其我們在海底開採。我有四艘深海採鑽船，千萬年來，好鑽石都被沖到海床下面，

那裡沙也少，清理兩千磅就可採到四克拉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總之，非取回來不可，我這人是不能吃虧的。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嗐！算了吧！」

　　衣紅慎重地說：「夫人！妳快把這些臭男人趕走！讓我來陪妳！」

　　老婦懷疑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為了這些寶石呀！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？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妳開玩笑吧？現在合成寶石要多少有多少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要就要真品，誰要合成的？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妳分得出真假？」

　　衣紅說得斬釘截鐵的：「當然！」

　　老婦說：「那妳說說看！」

　　衣紅坐正了，說：「我講個故事給妳聽吧！在這個故事裡，我爸爸是個採玉人，他只要一看石頭的外表，就可以判斷裡頭的成

分。我家離緬甸很近，那裡盛產紅寶石、藍寶石、橄欖石和各種玉石。玉其實是一種矽酸鹽，中國人喜歡軟玉，因為易於雕刻，含

鐵的顏色帶綠，含鎂的變色較多。另外有種硬玉，又稱翡翠，多含鈉和鋁，顏色變化非常豐富，含鉻的呈深綠色，不過卻不易雕

琢。」

　　老婦點頭說：「玉石我不大懂，但妳說的倒八九不離十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總之，我爸爸找到了一塊玉髓，也就是一種瑪瑙。那塊玉髓在拋光③後，裡面現出了一條金色條紋，很像龍形。在

中國，龍代表最尊貴的地位，金龍更是貴重。為了這個價值連城的瑪瑙，我父親把一切都拋棄了，帶著全家人躲到山裡。我不服

氣，有了這樣貴重的寶貝，為什麼不用來換取功名利祿呢……」
　　「不要慌！妳說的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老婦說。



　　「喔！」衣紅忙解釋說：「我忘了告訴妳，那個我算來應該有八十幾了。拜長生不老之賜，這個我還不到二十，這個故事正好

發生在六十年前。」

　　老婦吃驚地望著衣紅：「六十年前？妳比我出道還早嘛！」

　　衣紅有點不好意思，繼續說：「是呀，照理我該叫妳妹妹的。可是，讓我講故事嘛！總而言之，我很氣我爸爸，就乘他不注意

的時候……夫人，妳知道，不論再嚴密的禁閉，都會有想不到的疏漏，是吧？像這裡，妳是用掌聲遙控的…」
　　老婦臉色發白，機械般地點頭說：「當然！當然！」

　　衣紅又說：「所以，我就偷了那個無價之寶，逃了出來。」

　　老婦問：「那個瑪瑙呢？」

　　衣紅聳聳肩說：「被我賣了。」

　　老婦又問：「那你爸爸呢？」

　　衣紅兩手一攤，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！夫人，我的故事講完了，讓我陪著妳吧！」

　　老婦想了想，說：「聽妳這麼一講，我頭也不痛了，嚄……」
　　正在說時，隔壁房間突然傳來呼叫聲：「我是百慕達三角，我是百慕達三角，有沒有人聽到，請回話，請回話！」

　　老婦人精神一振，對眾人說：「我剛才是開玩笑的，不要認真，現在我有事要辦，你們請吧！」說罷，不知她做了什麼動作，

只聽得絞鍊軋軋作響，千斤墜似乎升起來了。

　　衣紅指指四個臭男人，說：「妳是指他們吧？」

　　老婦人說：「我還敢留妳嗎？不過，我倒想知道一件事，妳說的故事有多少是真的？有多少是假的？」

　　衣紅意味深長地說：「妳總相信妳的寶石是真的吧！這個故事保證是真的，保證和這些寶石一樣真！」

　　五個人走出珠寶店，風不懼對衣紅說：「我認識妳很久了，當然知道妳說的是假的，是為了讓我們……」
　　衣紅堅決地說：「不，我說的都是真的，沒有一句假話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我是說真的，我很佩服妳說謊的本事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沒有說謊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妳還說沒有說謊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真的！我絕對沒有說謊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算了吧！妳用計逃出她的魔掌，說一兩句謊話也是應該的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不懂！我沒有說謊！」

　　風不懼急了：「衣紅，這是什麼玩笑？」

　　衣紅正經地說：「我也沒有開玩笑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妳是怎麼搞的？妳有八十歲了？妳爸爸是採玉人？」

　　衣紅眨眨眼，說：「當然不是！」

　　風不懼難得生氣，臉色凝重地說：「那妳說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到底有沒有注意聽？我說得非常清楚！我講了一個『故事』給她聽。這原來是一部電影的情節，我照實陳述，保

證一句『謊話』都沒說！」

　　文祥正要召車，黑金剛有影音傳來，他一開口就說：「怎麼搞的，螢幕上黑漆漆的，什麼都看不到，哪裡又故障了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們在紐約地下幾十公尺，只能用夜視鏡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怪不得，我還以為你們羨慕我，也都染黑了！」

　　「我們就是太羨慕你，燈光都嚇跑了。」

　　「那就好，我現在還有一個嚇人的消息，威靈頓被打敗了！」

　　「威靈頓是誰？」

　　「我們派去落磯山的北美特遣隊隊長！」

　　「對方有這麼大的本事？」

　　「他們有核子彈！威脅要同歸於盡。」

　　文祥嚇了一跳，急問：「核子彈？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可能會調我們去支援，姜森的事澄清了，他沒有參加行動，當他瞭解黃道組織要以武力奪權後，他深感遺憾。還

有，他兒子怎樣了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他表現的很好，納金高在這裡搶了幾千克拉的天然鑽石，打算運到火星，做中子石切割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當局已經通知我了，看來這事比核子威脅更大。核子彈誰也不敢用，中子石卻不一樣，很可能會對火星造成巨大

的損害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納金高是從海底逃脫的，當局正在全面監視中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這就是他們高明之處，但他們總是要上岸的，你們先回來再說吧！」

　　通話完畢，文祥問：「杏娃，車子呢？」

　　杏娃卻說：「大家快靠近文祥，我感到磁場有強烈變化。」

　　眾人趕緊靠向文祥，只有湯姆，在他們通話時，一個人走到街道的另一邊去了。這時空氣中飄散著一股腐屍的氣味，四周的景

物，在夜視鏡下，也不斷地變形。彷彿有一股莫大的壓力，正從四面八方逼來，將物體的形狀都扭曲了。

　　衣紅想拉湯姆回來，她往前走一步，這才發現眼前的一切都在變形，她急得大叫：「湯姆！快過來！」

　　這時，連聲音也像擰毛巾一般，音波在擠壓中點點滴滴滲出。衣紅的叫聲像空谷回音，斷斷續續地顫抖著，緩緩地拖曳著。漸

漸的，連意識也模糊起來了，渾身懶洋洋的，人也恍恍惚惚地進了夢鄉……
　　湯姆身體一軟，如同燒熔了的蠟燭，歪歪扭扭地癱在地上。

　　「你們怎麼了？腦下垂體分泌了大量的多啡命！」杏娃也發覺不對了。

　　「我……很睏……」衣紅努力地張大眼睛。
　　文祥精神不濟，心裡卻很明白。風不懼雖然站著，但已經是半睡眠狀況。左非右則搖頭晃腦，面帶微笑，早進入夢鄉了。

　　「衣紅！振作些，我已經給你們增加血醣了，可是氧氣嚴重不足！」

　　「我……沒有……呼吸……」
　　「瞧！我分析出來了，這是沼氣！快進車裡！」

　　那部勞斯萊斯立即出現，衣紅早已四肢乏力，只是拼命掙扎，自言自語想保持清醒。一見到汽車，衣紅拼命振作，她開了門，

把幾個人一一拖進車內。對了，還有湯姆，她又強打精神，奮力往前走，連拖帶抱地，把湯姆也拉進車內。幾個平日英雄氣盛的男

士，這時一個個睡得像小嬰兒……
　　突然一陣爆炸，一股清新的氣流鑽進肺裡。衣紅猛然驚醒，這才發覺自己倚著車門睡著了，剛才那些只是一夢。

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臨時炸了一個洞，借點新鮮空氣，快上車！」

　　衣紅抬頭一看，頂上出現一個透光的小孔，光柱中有無數黑絲逡巡旋轉，就像仙女披著輕柔的黑紗，在聚光燈下躚躚飛舞。看

著看著，衣紅的眼皮又重了，天幕落了，仙曲隱了，衣紅也走進了黑暗……
　　又是一聲爆炸，這次文祥也被驚醒了。他雖然神智迷糊，看到汽車就在身旁，勉力開了車門。見衣紅等人都歪歪倒倒地睡著

了，他順勢一推，幾個人都倒進車內。

　　車門一關，自動駕駛即時生效，車子立刻高速衝離現場。

　　紐約的地下層非常遼闊，有上萬平方公里的面積。它的路面原本就寬敞平坦，電腦城的基準線是海拔五十公尺，凡在基準線以

下的路面大抵都保持原狀。車子一衝就是幾公里，這一帶空氣正常，不久，四個人都慢慢清醒了。

　　「湯姆呢？」衣紅一睜眼，發現湯姆不在車上。

　　「糟了！我把他給忘了！」文祥一怔，記起剛才的情景，忙說：「杏娃，快回去，湯姆沒上車。」

　　「剛才沒有機會，這次我先把車體放大，多裝點新鮮空氣，切記！下車救他時，要屏住呼吸，動作要快！」杏娃說罷，車體果

真連續放大，看來幾十個人都坐得下。

　　大家談起方才的經歷，猶自心有餘悸。衣紅更是咬牙切齒，居然連她的毅力也被打敗了，而且還敗在名不見經傳的沼氣之下！

　　在車燈照耀下，遠遠已經見到一團濃濃的黑氣。它好像有靈性，一見燈光就向內退縮，愈退愈小，最後縮到房子大小，剛好把

地上的湯姆罩在其中。

　　車子一直開到那團黑氣正前方幾十公分處停下，文祥發現那股黑氣上面，竟然凸出了一團人頭。

　　衣紅見黑氣阻路，忙對杏娃說：「再往前開一點，黑氣罩住湯姆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在自動駕駛下，車子不能觸及任何形象，妳可以改為手動。」

　　衣紅一看，那些排擋、油門、煞車之類的附件，她一個都不認識，便問道：「有誰會開車？快來幫忙！」

　　每個人都傻了眼！文祥問杏娃：「湯姆有生命危險嗎？」

　　「我們給他加了生理維護，只要在五分鐘內救過來，就不礙事。」杏娃說。

　　「教我們開車要多久？」

　　「笨人要三個月，你們只消十分鐘！」

　　「十分鐘？來不及了，我下車去看看！」

　　文祥打開車門，發現空氣正常，顯然只是黑氣在作祟。哪曉得他腳一落地，那道黑氣立即迎面撲來。文祥嚇得馬上退回車內，

黑氣也回復原狀。

　　文祥大駭：「杏娃，那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沼氣。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等我屏住呼吸試試看。」

　　左非右伸出手，說：「你拉住我的手，一個不對我就拉你回來。」

　　風不懼便拉著左非右的右手，小小心心地跨出車門，果然那股黑氣立即捲上。風不懼屏住呼吸，奮力前進。他試了試，發現那

團黑氣濃得像稠膠，讓人睜眼不能見物。就算衝進去了，也不知道湯姆倒在哪裡。

　　風不懼又取出電殛棒，不料青白色的電弧完全起不了作用，只不過把黑霧照得更加詭譎。看這情勢，噴膠更是免了，萬一噴在

湯姆身上，救人反而成了害人。

　　不得已，風不懼想回頭，那團黑氣卻死纏不放。他全力奮進，左非右也拼命地拉，直到文祥、衣紅也加入拉拔戰，這才把風不

懼拉回車上。衣紅特別小心，東聞聞西嗅嗅，發覺車中沒有異味，才寬了心。

　　「好厲害！杏娃，妳看見沒有？」風不懼心有餘悸。

　　「無形無質的東西才可怕，既然有形有質，文祥可以用佛珠的保護功能，直接衝進去，絕對不會有問題。」杏娃說。

　　文祥略事禱祝，身邊升起一道淡淡的佛光，他跨出車外，緩緩向黑氣走去。那黑氣依然襲捲而上，這次卻失去了黏滯力，文祥

輕輕鬆鬆地往前走，見湯姆就躺在前面不遠的地上，文祥彎身將他抱起，安全地救回車上。

　　那道黑氣倏然一扭，竟變成一個粗壯的黑人。黑人獰笑道：「果然有兩把刷子！不過我已經佈下天羅地網，不相信你們還逃得

掉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鬼不像鬼，人不像人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連我都不認識，還敢來這裡撒野？老實告訴你！我人在千里之外，只利用小小的電場，就把你們打敗了！還不快給

我滾！紐約地下城是我的勢力範圍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們只是路過此地，怎麼得罪你了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路過？路過就這樣耀武揚威？黛薇夫人在我的保護下，你們膽敢欺負她，還說沒有得罪我！」

　　衣紅理直氣壯地說：「現在是電腦時代，哪有什麼勢力範圍的廢話！」

　　黑人哈哈大笑：「電腦？那種廢物只配管地上的活死人！我才是真正的主宰，我掌管所有地下的死活人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別說大話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我說的是實話，普天之下，有光明就有黑暗，有上帝就有魔鬼。既然有了電腦，就必然有我這個地獄王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現在才知道，只要有權有利，就有人要爭要奪。不要說人間了，連地獄裡也爭奪不休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小姑娘妳懂什麼？我們這算什麼爭奪？妳是沒進過天堂，那裡才真叫清算鬥爭，勝者生存，敗者絕滅！人間、地獄

不過是小巫吧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騙人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小姑娘，用用腦筋吧！這麼多小巫換來換去，總難免有成有敗，是吧？可是天堂中億萬年來，只有一個大巫－－上

帝！我看若不是沒有人上得了天堂，就是鬥敗的都被貶到地獄去了，所以天堂中只有一個獨夫！」

　　衣紅強辯道：「不通！難怪你只配留在地獄。」

　　黑人怒道：「不通？小姑娘，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人敢說我不通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通就是不通！你既然要充地獄王，總要有地獄、也有王道罷！不然，那和你說的獨夫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　　黑人搖搖頭：「這套說詞對我無效，我不爭什麼令名，我只要權利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是在談權利呀！你以為我在談什麼？既然要爭要奪，總有個遊戲規則吧？否則小巫隨時被偷襲，遲早被砍成小

鬼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當然有規則，那就是力量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一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，要集合眾人之力，要利用眾人之心！話說回來，要讓別人做牛做馬，做鷹做犬，總要人五

體投地，心服口服吧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有理！我當然會讓妳心服口服！」

　　衣紅又說：「如果人人爭權奪利，沒有例外，那就無所謂爭權奪利了。」



　　黑人想了想，說：「有理！那麼天下一定有不爭權奪利的人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答對了，多的是。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口說無憑，我沒有見過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所謂不爭權奪利，有兩個判斷準則。一是做與不做，二是該與不該。排列組合起來有四種，做該做的；不做不該做

的；做不該做的，不做該做的。同意吧？」

　　黑人又想了想，說：「同意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做不該做的是為了爭權，不做應該做的可謂奪利；做該做的，不做不該做的，則不能說是爭權奪利。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欣然同意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麼你見到了，我們就是。」

　　黑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是嗎？我怎麼看不出來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出題目吧！真金不怕火煉。」

　　黑人不肯上當，說：「是又怎樣？不是又怎樣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不過是君子之爭，哪有怎樣不怎樣的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我是小人，我有條件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說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如果你們真能做到不爭權、不奪利，我就承認有人上得了天堂。否則，你們得給我做奴隸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沒問題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還有一點，我知道你們有電腦撐腰，所以我們事先約定，除了你們目前的能量水準，不得再增加。只要一天之內經

得起考驗，就算你們贏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一言為定！」

　　黑人懷疑道：「妳能代表他們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湯姆不算，其他人我可以代表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他們沒說話呀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心意相通，又不爭權奪利，哪用得著說話？」

　　黑人放聲大笑，說：「是你們自己把橋燒了！」

　　衣紅不解：「什麼把橋燒了？」

　　左非右解釋道：「那是『番話』，自斷後路的意思，我們稱『義無反顧』！」

　　黑人又笑著說：「妳不覺得上當了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為所當為，上什麼當？」

　　黑人挑釁說：「這樣的賭法不公平呀！」

　　衣紅不上當，說：「爭公平和爭權利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好！好！不爭就好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拜託你了。」

　　黑人訝異地說：「拜託我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原來就是我們的本分，拜託你監督我們。」

　　黑人這才曉得燬了誰的橋：「嗯！想利用我來修行！好，你們聽說過百慕達三角吧？那裡就是我的大本營。眼前的問題是，納

金高在我朋友那裡，一個海底水晶宮，我已叫人把他強留下來，正要找他算帳，你們去是不去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去！只是這與湯姆無關，請讓我們先送他回去吧！」

　　黑人縱聲狂笑，笑聲尚未停歇，眼前突然一片光明，汽車連五個人已經身在一座一碧萬頃的水晶世界中了。

　　這裡四面與上方連成一個龐大無匹的水晶圓罩，把厚重的海水隔在外邊。從晶罩之內往外看去，罩外處處是高低起伏的珊瑚

礁，遍生海藻、海葵、海綿、海星等色彩亮麗的動植物。各種成群結隊、奇形怪狀的魚介，七彩斑爛，悠然游弋其間。偶有魚兒游

近晶罩，就像在放大鏡下一般，巨吻一張，頗有吞舟的氣勢。

　　晶罩之下又是一番景象，一片幾十公頃大的花海，雜彩交錯成章，無風自搖。海水是藍中帶綠，在陽光下聚波成形，中央形成

一條條盪映晃漾的金線，被片片藍光簇擁著，不斷地扭擺游走。花色倒光流影，映著藍晶黛玉，更顯意趣橫生。

　　罩中正下方是一個巨大的莊園，一色拉丁風味的建築，零零落落約有數十戶人家，遠望有如精緻玲瓏的玩具。在一片碧綠中，

那紅頂黃牆分外醒目。

　　文祥曾被大法王挪移過，倒是十分篤定，其餘諸人莫不大呼小叫。左非右立刻向杏娃求證：「這是真的嗎？是不是幻境？」

　　「是真的，你們現在在大西洋海底，大陸棚架上。」杏娃說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為什麼讓他把我們攝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有言在先，要賭什麼爭權奪利，我不能做不該做的事呀！」

　　衣紅揶揄道：「我就知道，妳早就不想聽我的指揮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妳怎麼知道以前我聽妳的指揮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別鬥嘴了，衣紅這個題目出得很險，如果地獄王真要找碴，現在我們該走不走，也是個小辮子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該說而不說呢？該爭而不爭呢？」

　　黑人的聲音由遠處傳來：「說得不錯，可是我們這種真小人不搞小動作。」

　　說罷，身後砰然一聲巨響，震得地面顫動不已。眾人急忙轉頭一看，前面一里處的晶壁無端決口，一道水柱由外傾瀉而來。文

祥不假思索，立刻叫聲走，汽車如飛般掉頭向前疾駛。那決口約有半公尺直徑，顯然水壓極大，這一剎，地上積水已有十幾公分。

車子逆水而行，水花四濺，激水躍洞狂噴，車子被沖得反而不住地後退。

　　文祥大叫：「杏娃！衝上去！用車子堵住洞口！」

　　但見車體飛起，迎向洞口，車身突然縮小，飛箭一般倏地朝那洞口衝去。堪堪射入，旋即暴脹，車頭洞口恰恰嵌合，流水立

止。

　　五人一車就像懸在半空的巨型燈泡，上不得也下不得。

　　自從醒來以後，湯姆就一直以為自己仍在夢中，這些情節新奇至極，令他眼花耳熱。這一下挑在半空中，東張西望，他反倒弄

清楚了。他對衣紅說：「我早知道你們不是普通人，請妳收我做學生吧！我要學這些本事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沒有什麼本事，這都是電腦當局的能力。」

　　湯姆說：「不可能，姜森說電腦是笨蛋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小時候誰不是呢？然而電腦也在成長呀！」

　　湯姆說：「我可能有這種本事嗎？」

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是有條件的，要沒有私心，不畏生死，勇於負責。」

　　湯姆想了想，低頭不語。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們不能永遠卡在這裡吧？」

　　左非右東望西眺，突然發現遠處莊園有團火光閃爍吞吐。他說：「快看！那邊失火了，趕快下車，看誰先跑到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杏娃快想想辦法，用什麼代替汽車堵住洞口？我們好開過去救火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不可能，那就超出了我們能量的極限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下車吧！快點跑，不然來不及了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還有什麼選擇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只有你的佛珠可以代替汽車，只是那個損失太大了。」

　　文祥忙把佛珠褪下，問杏娃：「怎麼代替法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只要往洞口一丟就可以了。」

　　衣紅歉疚的說：「文哥，對不起，這個賭注真大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該捨的就要捨！」

　　衣紅嘴一嘟：「你是說，連我也在內嗎？」

　　文祥歎口氣，說：「妳真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妳這不是提醒地獄王了嗎？」

　　衣紅笑道：「你錯了，地獄王是個狠人，他決不會借用別人的點子！」

　　這會又傳來黑人的聲音：「真好！還有人瞭解我！小姑娘！妳真是做地獄婆的料子。不過你們已經在我掌心裡了，還逃得掉

嗎？」

　　文祥把佛珠往洞口一丟，口中唸聲「阿彌陀佛」。只見光華一閃，汽車騰空落地，洞口卻鑲了一圈晶瑩流轉的明珠。

　　車一落地，文祥立即驅車向那莊園開去。一路駛來，兩旁景物真是聞所未聞，一塊塊巨石似玉如金，隱隱可見點點閃光浮動其

中。石縫中琪花瑤草，各綻英姿。尤其在水晶流光下，虹彩迸耀，處處透著鮮活的變化，真讓人目為之奪。

　　這還不說，草叢中竟有幾對玉兔出沒，紅睛雪被，見人不驚。

　　湯姆看得心花怒放，大叫道：「停一下，我要捉兔子玩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湯姆，兔子不是給人玩的。」

　　湯姆負氣說：「妳和姜森一樣，這不許，那不許的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難道長不大？總該有點責任心吧！」

　　湯姆說：「妳管我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要跟我們來，就要聽我們的！」

　　湯姆說：「那妳放我下去，我不稀罕跟妳們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好，等我們把事情辦完了再說。」

　　湯姆站起來，怒氣沖沖地說：「現在！我要下車！」

　　衣紅不耐煩地說：「你給我坐下，我們先去救火！」

　　湯姆拳頭一握，說：「憑妳？」

　　衣紅氣起來了，大聲說：「我怎樣？你真該好好管教！」

　　湯姆啐道：「妳敢？婊子生的！」

　　風不懼一句話也不說，舉起噴膠器往湯姆身上一噴，立刻綁成一粒洋粽子。湯姆還要叫罵，風不懼再往他嘴上一噴，算是貼了

一層膠布。

　　除了衣紅還看了他一眼之外，其他人根本不加理睬。不多時，車子已離莊園不遠，細看那紅火，才發現竟是園裡一個巨大的朱

紅珊瑚，在晃動不已的光影下，若不仔細分辨，遠遠看去，真恍如熊熊巨火。

　　車在莊園門前停下，有五個人已在門口相候，為首的是位中年紳士，西裝革履，氣派非凡。他旁邊各有一位年輕女士，碧眼金

髮、曲線玲瓏。女士兩側則分別是一位驍勇的大漢，和一位瘦乾的老者，後者目光炯炯有神，身穿魚皮短靠，看上去有點不倫不

類。

　　衣紅第一個下車，文祥等人隨後。那中年人向前跨一步，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叫羅貝特．卡洛，這位是賤內洛麗塔，這位是小女

莉娜。那位胡安達．貝比多，是我們的總管。這位老先生和你們一樣，也是貴客，他是百慕達三角的總管，費希曼。」

　　衣紅等人也一一自我介紹，衣紅又說：「我們車上還有一位朋友，他不方便下來，尚請原諒。」

　　羅貝特說：「我們不多客套，你們的來意我已盡知，請開出條件吧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？我們沒有什麼來意，是被一位自稱地獄王的黑人搬移到這裡……」
　　羅貝特聽得神色大變，向後退了兩步：「地獄王？天哪！」

　　費希曼也面帶驚愕，急問道：「地獄王？一個黑得沒有一點反光的人？」

　　衣紅點頭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　　費希曼說：「你們見到他了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　　費希曼說：「奇怪？你們怎麼讓他現形的？」

　　羅貝特噤戰地問：「他……他是怎麼說的？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正在捉拿一位叫納金高的罪犯，可能是我們機器噪音太大，地獄王就出現了，他說紐約地下城是他的勢力範

圍，不許我們侵犯。他和我們打賭，接著就把我們挪移到這裡了。」

　　羅貝特面色如灰，連呼：「完了！完了！」

　　那母女兩個早已相擁而哭，只有胡安達說：「怕什麼？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！這麼多年的經營，我不相信我們還鬥不過他！」

　　羅貝特苦著臉說：「胡安達，你有所不知。唉！這樣說來，我們都是應劫之人。既然如此，先進去再從長計議吧！」

　　眾人陸續走進一棟由黃水晶雕製而成的拉丁式建築，這房子平頂鏤邊，窗台外有雕花欄杆，牆壁厚重堅實。黃水晶是半透明

的，有兩向反光的特性，從一個角度看去是堅實的金色，換一個角度，又如同凍石般柔順雅緻。雕花欄杆由金絲鏤成，上有各式玫

瑰，中嵌寶石，華貴亮麗，巧奪天工。

　　最引人的還是室內那平鋪地面的水晶，自然的三方晶結構紛陳，每個角度都有不同的彩色熒光，令人目泛流輝，不能自已。

　　僕從早將茶水準備妥當，招呼大家就坐後，羅貝特便向一僕人說：「請納金高先生出來。」又對衣紅等人說：「相信貴客看在

本人的薄面上，暫時不要為難他吧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捕捉納金高是一回事，來此叨擾又是另一回事。如果納金高先生想藉機逃走，為了責任，得罪主人也在所不惜了。

」

　　羅貝特面容一正，慎重地說：「我保證納金高絕不可能逃走，原因很簡單，今天在座諸位，包括敝莊一百多名男女老少，沒有



一位能夠活到明天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羅貝特先生把生死看得太嚴重了吧！」

　　羅貝特與費希曼交換了一個眼色，說：「狠話誰不會說呢？問題是，我們現在活得好好的，說不定下一秒鐘，魂魄就不知所終

了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只憑這一句話，地獄王就佔盡了先機。因為『現在』不存在……」
　　「什麼叫現在不存在？」費希曼問。

　　「現在只是一種過渡的感覺，由過去渡到未來，沒有人能理解現在。因為每當人要剖析『現在』時，現在便成了過去。」費希

曼微微點頭，文祥又說：「人的存在，只是對過去的認知，沒有過去就沒有『我』……」
　　「為什麼？」費希曼又問。

　　「沒有過去存留下來的身體，『我』無處可居，就不能稱做存在。再說，沒有過去存留下來的經驗，『我』也不知什麼是

『我』。」文祥停了一下，無人有異議，他又說：「未來也來自過去，所以未來並不存在……」
　　「不要慌！慢慢說！未來來自過去是理所當然的，怎麼就不存在了呢？」羅貝特振振有詞地說。

　　文祥說：「你說，未來在哪裡？」

　　羅貝特說：「未來還沒有來，誰知道在哪裡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因此，你就有了生死的妙論了！」

　　羅貝特說：「生死是人生大事，不是妙論！」

　　文祥從桌上取了一個小巧的貝殼，握在手上說：「這樣說罷，我手中捏著這個貝殼。現在你看不見，要在未來，等我張開手掌

時，你才看得見，同意吧？」

　　羅貝特說：「是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手裡的東西，不是來自沒人知道的哪裡吧？」
　　羅貝特說：「同意！但在你還沒張開手之前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只能說，人的立場及認知有限，所知不多！」

　　羅貝特說：「同意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從時間上來說，下一秒鐘還沒有到，是吧？」

　　羅貝特點點頭說：「是的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們對下一秒的認知，來自能量的變化，對吧？」

　　羅貝特說：「這是物理常識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些變化的能量，在下一秒鐘之前，又在哪裡呢？」

　　羅貝特不是個笨人，他曾是名噪一時的建築師，能夠建造這座水晶宮就可想見他的能耐。他聽了文祥的問話，心神猛然一震，

站起身來，大叫說：「是呀！能量不滅！一直存在宇宙中呀！那麼未來確實已經來了！如果是這樣，時間又是什麼呢？不過是能量

變化的單位！從哪裡跑出時間這種奇怪的觀念呢？這麼說來，我只是能量變化的過程，從一段變到另一段，又有什麼生死呢？」

　　洛麗塔眉頭一皺：「親愛的！我們命在旦夕，你不快想辦法，胡說些什麼？難道嘴裡說沒有生死，你就能不死了？」

　　羅貝特被他妻子一問，思緒斷了，說：「什麼能死不能死？」
　　這時納金高畏畏縮縮地從裡間走出來，他看上去只有二十多歲，但是滿面風塵，目光閃爍，一副鬼頭鬼腦的模樣。

　　胡安達早就聽不下這些生死的哲學，一見納金高便大聲說：「納金高，過來坐，這些客人都是朋友，不要怕。」

　　費希曼說：「納金高先生本來要走了，我的老闆叫我把他留下來，至於是什麼原因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你的老闆是誰？」

　　費希曼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他很神秘，平常只用電話和我們聯絡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電話？現在還有人用電話？」

　　費希曼聳聳肩，說：「是的，奇怪吧？連影音都不用，聞其音而不見其形，有權有勢的人經常這樣，讓人莫測高深。」

　　羅貝特說：「既然地獄王出面了，我不坦白也不行了。這人號稱復仇天使，只要現身了，一定會揭露一樁駭人聽聞的懸案。剛

才我們系統預警，說水晶層破了一個大洞，馬上又修補好了，這種事只有地獄王做得到，是他在警告我。緊接著你們就出現了，所

以我以為你們是地獄王派來的。

　　「老實說，我建造這個水晶宮，就是為了躲避他。幾十年來風聲鶴唳，我知道遲早會有這麼一天。現在，他果真找來了，既然

如此，我也準備好了。這事完全是我不對，與其自責自咎，當著各位的面，不如光明正大地說出來吧！」

　　羅貝特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，繼續說：「這話要說到四十年前，那時我才二十出頭，從事城鄉建設。因為新時代的來臨，人類

居住環境有了極大的變化，我剛好趕上這股大潮流，一切順心如意。
　　「不可避免的，我愛上了一位非常非常美麗的女孩，她叫……丹妮……」他心虛地望了洛麗塔一眼，嚥了嚥口水，還是決定實
話實說：「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，我也不相信有人承擔得起這麼深重的痛苦。文先生說得不錯，其實我早已死了，活在

這裡的，只是一個過去的陰影！」

　　洛麗塔溫柔地靠著他，羅貝特眼中泛著淚光，激動地拉起她的手，吻了又吻。沒有人開口，大家靜靜聆聽這段公案。

　　「丹妮的美麗，只可以用無可比擬來形容，她所到之處，不論男女，沒有一個人的眼光可以離開她。她的面龐、身材，是全部

女性綜合的結果；她的態度親切真誠，就像自家的姐妹；她既聰慧又活潑，變化萬千，永遠有讓你出乎意料的發現。

　　「當然，圍繞在她身邊的護花使者，可以說多如天上的星星。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工程師，除了把她鐫刻在心底之外，從來

沒有溢出一分幻想。

　　「可是，人生不是你我所能決定的，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深夜裡，我凝視著一張我給她偷拍的照片，腦海裡突發奇思。我想像她

在原野中，渾身濕透，寒冷無助，我應該去救她。當然那只是幻想，只是，即令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我的心卻在煎熬。終於，我

實在忍不住了，把照片搋在口袋裡，開著汽車，漫無目標地在街上亂逛。

　　「那天的雷雨很特別，銀枝一般的閃電，就在我四周插著。真是奇跡！一個驚雷後，我看到她濕淋淋的、呆呆地站在路旁！我

的心跳得比那迅雷還要快，我衝下車去，把她抱進車內！這一定是幻景！可是我非常知足，芸芸眾生，有幾個人能有我這種幸運？
把我生命中最珍貴的夢想，溫溫暖暖地擁進了懷中！」

　　羅貝特的神思回到了遙遠的過去，他伸手把洛麗塔擁進懷裡，閉上眼睛，夢囈一般地說：「我不相信那是真的，我也不希望醒

過來，那種甜蜜的幸福，把我的感覺包裹得密不透風。我要永遠保有她，我要永遠停留在這一刻！我願意用自己的性命去換取那一

剎幻夢中的永生！」

　　人人都有一絲不祥的預兆，那種心態分明已是理性失控、迷亂瘋狂了。羅貝特喃喃地說：「我把車開到一座橋上，她看到了我

偷拍的照片，我記得她在我臉上深深的烙下了她的唇印。就在那一剎，我一時衝動，猛踩油門，車子衝向橋下……」
　　沒有人說話，只有沉重的呼吸聲，一雙雙張得老大的眼睛、一股股想要吶喊的衝動。一切都凝固了，宇宙只是一個展覽場，主

題是無盡的遺憾。



　　「爹地！後來呢？」是莉娜急切的關懷。

　　羅貝特清醒過來，淚珠終於衝垮了四十年堆砌的堤防：「乖女兒，對不起，這件事我瞞了妳們幾十年。那不是幻夢，是真真實

實的，她……她就死在我的懷裡！」
　　人之所以為人，就是那一分惻隱之心。別人的遭遇，最初不過是自己的認知，久而久之，卻成為自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人需要溝

通，就是為了擴大自我的範疇，從而進入人類整體。只要不是太過自私的，往往便能撥動那根人性的心弦，喚起強烈的共鳴。

　　「不多久，一天，當我正在工作時，來了一幫人，一言不發，把我們的工地搗毀了，幾十個工人都遭毒手，我偏偏毫髮無損。

等我回家後，父母兄弟全家被殺，而在我的床上，有一張血跡斑斑的照片，正是我偷拍的那一張！
　　「我知道，我之所以沒有死，是對方要讓我體驗一下永生的痛苦！我不認命，可是不論我躲到哪裡，總是過不了多久，噩運就

接踵而至。我逃到天涯海角，卻逃不出這位復仇天使的魔掌。最後，在一個機緣下，我來到這個海底。我知道海洋是信息的墳場，

電磁波一傳到海裡，就被無數的浮游生物吸收了。憑著無比的毅力，我建造了這座水晶宮。再偷偷回到岸上，娶了美麗的洛麗塔，

設法埋葬那段過去！

　　「我想讓那殺我全家的仇人看一看，人是可以得到他所追求的幸福的！只是，我的人生變成了兩段，在白天，我充滿自信、意

興風發。可是一到晚上，進入夢域，我就完全崩潰了，那種椎心泣血的感受，又有誰知道呢？」

　　洛麗塔兩眼含淚，緊緊握住他的雙手，說：「親愛的，請不要自責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相信你，不論過去發生了什麼事，你仍

然是個正人君子。」

　　費希曼聽得臉上陰晴不定，他忍耐又忍耐，最後還是長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聽你這麼說，我才明白了前因後果。這樣說來，我

才是罪有應得了。你說的丹妮我也認識，那個大雷雨的夜晚，是我把她丟在馬路上的！因為我發現她愛的不是我。我那時從事毒品

買賣，在這個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，我就被捕了，坐了十年監牢。

　　「出獄後，一個朋友介紹我來負責百慕達三角的海洋公園，我以為是件好差事。不料我這位未曾謀面的老闆把我控制得牢牢

的，這個牢獄坐得更久，簡直是無期徒刑。我雖然沒有見過他，聽你這麼一說，我猜也就是地獄王了。他的本領大得不可思議，我
逃了不知多少次！有一回我聽人說，他留在百慕達，就是為了監視這個水晶宮！」

　　哪曉得話聲剛落，突然一陣狂風怒嘯，屋震地搖，房中燈光閃滅不停。但見黑煙由四面八方攏來，在室內旋迴飛翔，屍臭之氣

令人噁心作嘔。

　　衣紅不耐煩地說：「夠了！夠了！你就出來吧！」

　　一個果真黑得沒有一絲反光的黑人，端端正正的坐在主位上，羅貝特和洛麗塔二人已被推到地下，狼狽不堪地正要爬起來。

　　屋內人人驚惶失色，亂成一團。只有衣紅等四人端坐不動，他們剛剛領教過，早有心理準備。左非右望著黑人嘻嘻笑了兩聲：

「喂！你怎麼這樣黑？一點都不反光？能不能吸收雷達波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這不稀奇，我們家鄉有一種『諸葛墨』，相傳是諸葛亮征南蠻時傳下來的。那種墨是用上好的松木，慢慢地燒成

煙製造的，絕不反光。唯一的缺點是我們沒有好膠，只得用豬屁股熬膠，臭得可以，就像剛剛那股臭味！」

　　黑人大吼一聲：「你們通通給我住口！都是廢話！廢話！廢話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們饒了他吧！可憐他擺了半天排場，多沒面子，真是草芥不如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人是不如草芥，想想看吧！草芥不會傷人，人卻會！人在斬草除根時，還沾沾自喜說那是有智慧！我憑什麼不能殺

人除根？哼！我等了幾十年，就為了今天！為什麼是今天呢？因為今天是我和她的銀婚紀念日！兩位當事人都在這裡，我又請來電

腦當局做見證，我要地獄正義大放光芒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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